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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学堂

奔走在城市，牵挂着乡村。老
家，等你回来。浙江日报美丽乡村
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扫一
扫，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本报记者 陈志农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吴伯箫在《歌声》里说：“感
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
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
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
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
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
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
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
一样。”

其实，不光歌声如此，有些名
词也是这样。古人说“望文生
义”，实在是人之常情。比如我每
次看到“三门湾，金银滩”，脑海中
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金色的
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海面和滩涂
上浮金跃银，成群的渔民抬着各
种海鲜，欢声笑语满载而归⋯⋯

那画面，一直引诱着我。但
我只能从地图上，俯瞰这“浙江三
湾一港”之一湾。直到前不久的
深秋，我来到三门湾边的宁海，面
朝无垠的大海，深吸带着炊烟味
道的清新空气，关于三门湾的一
切元素，忽然全都激活。

上过《舌尖》的“金银滩”
在《舌尖上的中国 2》中，三

门渔民杨世橹凭借一手钓跳跳鱼
的绝活，把世人的眼光引到了三
门湾。

“三门湾，金银滩”，三门湾有
一望无际的滩涂，滩涂上不仅有
望潮、跳跳鱼，更蕴藏着丰富的资
源。这大块的湿地，是地球之肾，
是飞鸟和小海鲜的乐园，也是海
边人家的“饭碗”。

宁海一位朋友曾向我吹嘘，
他小时候（上世纪 70 年代）在三
门湾海边老家，经常到滩涂上去
捡鲎。那时鲎极多，他每次都是
挑最大的，双手拖着回家。我不
知道他讲的是否属实，但三门湾
海产丰富是无可争辩的。

三门湾是我省最大的滩涂养
殖基地，宁海的长街蛏子、三门的
青蟹，都是著名的特产。“要想富，
靠海涂，要造房，养蛎黄”，两地靠
养殖海产发财的，不计其数。近
年兴起的渔家乐，更是富了沿海
渔民。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财富，三
门湾还隐藏着许多宝。

生态环境：濒临三门湾的三
个县中，宁海县是浙江省两个生
态县之一，象山、三门的生态也不
错；

土地优势：三门湾区域集中
了宁海、象山、三门三地的主要发
展腹地和围垦资源，特别是宁海
东部沿海区域，可利用空间在
130 平方公里以上，下洋涂围垦
工程竣工后，可新增土地 36平方
公里；面积 14平方公里的蛇蟠涂
围垦工程已经竣工并和三门县的
蛇蟠岛连成一片；面积 26平方公
里的双盘三山涂围垦工程也将动

工建设；
港口优势：三门湾水道和港

湾众多，不少港湾具有水深港阔、
避风好、不淤积的特点。据初步
规划，这一区域可以建设多个3.5
万吨以上的码头，并有可能达到
8万吨甚至 10万吨的规模，这为
发展大工业大产业提供了可能；

淡水资源：海洋开发一个重
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淡水，而三门
湾的淡水资源十分丰富。其中，
宁海县蕴藏的淡水资源达日供水
27万吨，足可支撑一个人口百万
的城市；

电力资源：近几年，国华、浙
能、中国核电等相继在三门湾畔
建成电厂，加上风力、潮汐发电，
是我省甚至我国电力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

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三门湾的得名，源自湾口有

万金山、庵山、狗山，合称三门
山。三山矗立海中，扼东海口岸，
俗称三门口。从海上遥望，俨如
三道门户，三门湾由此而得名。

三门湾一直被人看好，历史
上曾有人多次想开发三门湾，但
无论谁来敲门，三门湾这扇厚重
的大门，一直未曾打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
分中国，实力并不强的意大利亦
想分一杯羹。1899年2月，3艘意
大利军舰偷偷溜进三门湾，暗中
进行勘测活动。2月 28日，意大
利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提
出了租界三门湾及附近沿岸领土
的无理要求，并威吓清政府若不
依从，武力相见。意大利的无理
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清政府也表现出少有的强硬，向
意大利说：不！

意大利图谋租借三门湾未
果，却引起了国人对三门湾的重
视。当年 8 月，清朝给谏张嘉禄
上书慈禧，要求开埠三门湾，终因
清政府积贫积弱，无力开发而作

罢。
1916年 8月 26日，孙中山在

胡汉民、陈去病、朱执信等陪同
下，坐军舰考察了三门湾。孙中
山在《建国方略》中将三门湾定为
实业之要港——东方第九渔业
港。

孙中山的视察，引起极大的
轰动，尤其是南洋华侨，欲把三门
湾作为华侨归国居住及发展之
地。

在南洋华侨中，邹辉清是积
极实践者，而绍兴籍新加坡侨商
徐春荣谋划最积极。徐春荣的老
家在绍兴越城区鉴湖镇栖凫村，
由他草拟的《发起（南洋华侨）开
辟三门湾报告书》，详细列出了开
发三门湾的计划和三门湾农垦步
骤。在华侨的奔走呼吁下，1920
年，总统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同
意三门湾试办“模范自治农垦区
域”。此后，南洋华侨自筹资金着
手开发三门湾，直到 1924年 9月
江浙军阀爆发战争，三门湾开发
再次夭折。

1929年，上海商人许廷佐再
次向政府提出承办三门湾开发，
并发行公债、股权筹集资金，拟建
设一个 2400亩规模的城市，兴建
机场、铁路、工厂等。然而，当许
廷佐满载机器进入三门湾时，遭
海盗袭击，货物被一抢而空。消
息传出，股东们纷纷打起退堂鼓，
许廷佐也郁闷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三门湾
地处沿海前线，自然受到冷落。
改革开放后，宁波重点打造以北
仑港为中心的港口城市，布局杭
州湾，形成北强南弱的格局；而台
州的发展重点又在南部，形成南
强北弱的格局。位于浙江中部的
三门湾，反而成了经济的洼地。

三门今始为君开
深秋的宁海大地，玉宇澄清，

色彩缤纷。车行宁波南部（宁海）
滨海新区，宽阔的马路还在拓宽，

一幢幢标准厂房拔地而起。陪同
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
我们，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规划
都是请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
的，目的是为了多年不落后。

在三门县，一座新城已在三
门湾畔拔地而起⋯⋯

进入新世纪，三门湾在“悄无
声息”中迎来了又一波开发高潮。

三门湾的开发，可以说是必
然的选择。

站在浙江乃至长三角的高度
来看，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趋
势加快推进和浙江吹响海洋经济
的号角，地处杭州湾产业带与温
台沿海产业带重要节点位置的三
门湾区域，其地位的重要性越来
越明显。有专家把三门湾开发作
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启钥，并
不为过。

从宁波市的角度来看，近 30
年来，宁波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北
三区，以港兴市，围绕北仑港布局
产业。但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北
部土地制约越来越明显。目前宁
波土地开发的强度已达到 20%，
而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开发强度，
只有8%和9%左右。宁波迫切需
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开发三门
湾成为历史的必然。从宁波区域
来讲，最终要形成“北有杭州湾、
南有三门湾”的新的发展空间和
格局。

尽管三门湾地区历史上为宁
海一县所辖，象山、三门均从宁海
分出，历史上同根同源，话相近习
相同，人情、风俗、饮食等十分相
似，但毕竟现在属于不同的地区
分管，屁股决定脑袋，各唱各戏难
免。所以，目前三门湾的开发，还
只能说仅仅开启了一条门缝，离
大门真正打开，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特别是三地在协同作战上，
需要有更高层次的机构来协调。

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理
想越高，发展越快，对社会的贡献
越大。三门湾，亦如此！

三门湾，何时开门？

三门湾 金银滩 谢专艺 摄三门湾三门湾 金银滩金银滩 谢专艺谢专艺 摄摄

见习记者 陈佳莹

安昌古镇，百年老街。
过了镇中路的石桥左转，踏过

青石板，旧式的门板前排放着澡桶、
米桶、担桶，这便是安昌镇有名的

“张记箍桶店”。
走进店里，消瘦的“张箍桶”几

乎陷在了满满一屋的木材和各式桶
盆之间，破了洞的白色背心，粘木屑
的黑色棉料裤子，在这间十五六平
方米的旧铺子里，独独一人，没有徒
弟的帮衬。见有人来，他放下手中
的刨子，起身整理出一把酱色的老
竹椅。这一起身才发现，这个长时
间弯着腰做箍桶活计的老匠人，脊
椎已严重弯曲。

老匠人名叫张金兴，今年 69
岁，然而老人却总只说自己七十缺
一岁。“最多也只能做到70岁了，家
里人都说不许再做了。”这一句“七
十缺一岁”里头，有着逐年老去的遗
憾，而更多的，则是要跟老行当“倒
计时”的不舍之情。“我是张记箍桶

店的第三代，也是末代了。”
13岁那年，张金兴的父亲开始

教他学手艺，那个年代，箍桶是个吃
香的活，家家户户凡是有女儿出嫁，
都要让箍桶匠打好陪嫁的“五圆
件”。“到后来发展成了六圆件、八圆

件、十圆件。”说着，张金兴便从右手
边的柜子里找出了一套“十圆件”：
两个担桶、两个饭桶、三个脚桶、一
个马桶、一个升箩、一个子孙桶。“像
这样一套，每天做 12个小时，得整
整六天才能做成。”张金兴说。

然而上世纪90年代起，这一套
陪嫁的习俗渐渐淡去，轻便时尚的塑
料器皿显然更受欢迎，眼看着手艺即
将变成“遗产”，张金兴创造性地将绍
兴传统陪嫁的“十圆件”做成缩小版
装饰品。如今，每天还会有客人上门
定制这些悉心打磨的物件。

“没人要来学了。”敲打着铜箍，
张金兴摇着头说，“镇上其他几家的
箍桶匠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了，也
一样没有徒弟继承了。”张金兴告诉
记者，前些年地方电视台曾想帮他
招徒，节目热热闹闹地播出了，可终
究也没人来铺子里学手艺。

世道不长情。如今，老街上旧
时的店铺都改卖起了旅行箱包、文
具用品和时新服装，而这个“不听
话”的老匠人依旧每天6时到铺，随
后开铺、锯木、打磨、拼合、打箍、刨
边、雕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
十道工序。“满屋子的木香气，木头
又糙又韧的手感，闻了一辈子，摸了
一辈子，这手艺已成了戒不掉的
瘾。”

安昌老街的箍桶匠
老家人物

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

“在著名的江南六小镇之外，我
终于又找到一处，也许是更好的，它
叫荻港村，在湖州市和孚镇。说‘更
好’，是因为荻港村更古朴，更完美，
更幽雅，原汁原味，实属难得。据
说，全浙江目前还仅仅剩下25座古
村。我看过其中三四个，说实话，感
觉都不如荻港村好。”这是数次考察
过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作家舒乙
对南浔区荻港村的评价。

荻港村四面环水，河港纵横；青
堂瓦舍，临河而建，是一个有着千年
历史的古村落。

从残照烟柳的演教禅寺到清朝
嘉庆年间御赐“玉清赞化”金匾的道
教胜地，从沿河而建逶迤连绵的靠
街走廊到积川书塾依然清晰的八角
放生池，无不洋溢着清灵剔透的人
文气息。“自是春寒花信迟，梅花千
树雪参差。回廊绕遍阑千曲，却好
朦胧月上时。”这是晚清著名画家费
丹旭阳春三月游荻港村南苕胜境时
赋的赞美诗。

南苕胜境始建于元末，成于“乾
嘉盛世”。当年不仅有亭台楼阁、水
池津梁，还有积川书塾、云怡堂等建
筑群。积川书塾在清朝两百多年间
培养出了 50多位进士、100多名太
学生、贡生、举人，名噪一时。云怡
堂是道教设坛所在地，嘉庆五年，嘉
庆皇帝御书“玉清赞化”匾额和钦赐

“警化孚佑帝君吕纯阳祖师祠”额。
据清同治《湖州府志——祀典》记
载，其吕祖庙为地方官每年应祭祀
的庙宇，可见昔日香火之旺盛。

“几经风雨，原南苕胜境只存放
生池、五孔石梁桥、四面厅台基及两
棵古朴树。为展现历史原貌，我们
启动了南苕胜境修复工程，总投入
超 800万元。”村党委原副书记、现
镇旅游办主任章金财说。我们看
到，占地约20多亩的南苕胜境粉墙
黛瓦、亭池掩映、廊庑回环，一条宽
敞的老石板路通向村内村外。“在这
次修复工作中，我们还意外地在废
墟中找到了嘉庆皇帝御书的‘玉清
赞化’石碑和清朝大臣朱珪撰写的

‘积川书塾碑记’石碑。现在已分别
矗立在两个亭中。”

在飞檐凌空的四面厅里，众多
荻港历史名人向我们述说着她尘封
的往事和昔日的光华。“为保留原
址，这座建筑是在空地上按照原样
建造的。现在她又多了一个名字，
叫荻港历史名人馆。除这建筑之
外，我们还新建了蚕桑丝绸文化馆、
鱼文化馆、禅茶馆等，进一步传承民
俗文化。”

出门向前，在一条通向河边的
叫做十景堂路的小道上，我们看到
村中通向外港的小河边砌着十分整
齐的帮岸。“这些帮岸和道路上用的
石料其实是几个朝代的变迁形成
的。对面河岸上帮岸用的白色石料
是唐代的，而红色石料是清代的，材
质是湖州本地的龙山石。而我们脚
下的小道上所用的，却是属于明代
的紫砂石。可以说，我们脚下同时
踩着三个时代。”章金财说。

继续前行，一条大河跃入眼
帘。“这条大河现在被称为杭湖锡旅
游航道。其实，更准确地说，它是大
运河的一条支流。”就在这时，一条
千吨大船从地平线那边快速开过
来，似乎在印证着我们的感觉。然
后，一条，又一条。这让我们突然明
白了为什么大运河申遗的专家们会
把大运河比做“活”的遗产了：因为
它的心脏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活泼泼
地跳动。

回首向南，看到了庙前桥。此
桥始建于明朝末年，重建于清同治
年间。三孔石梁桥，南北朝向，其形
状酷似八字，故又名八字桥。两侧
桥栏雕有石雕图案，桥墩上方刻有
龙的图案，桥两端连接古老石板路，
颇有江南水乡风味。相传，凡在外
经商、读书或做官的荻港人回归故
乡时必须要走一走八字桥，以示财
运、官运四通八达。

转身向北，紧连八字桥的外巷
埭走廊全长500余米，南北走向，靠
运河而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廊
屋外皆为商店阁楼。当时小镇公路
不通，水路交通相当兴旺。杭锡湖
航道经此，南通杭州，东往上海，北
至湖州、无锡、苏州。当年兴盛时，
各类店行皆聚于此。章金财一一指
给我们看：有中药店，如百乐堂（朱
正阳）、泰源堂（陈荣生），有茶店、采
云楼、聚话园、南货店、菱行、鱼行、
丝行、米行等。

沿着外巷埭向前，首先注意到
每隔一段路面的变化，有碎石铺就
的，有鹅卵石铺就的，有整条的块石
铺就的。看样子，当年这里兴盛起
来是经历了不少时间的。而在每个
商铺的前头，都有一个河埠头。河
埠头的上面，是用四到五块石头筑
成的。章金财问我们是否注意过南
浔的河埠头，“南浔的河埠头上面用
的是整块的大石头，像张石铭旧宅
前，但这里用的是几块石头拼成的，
这个体现了巨商和小商贩的不同。”
被他这么一说，我们倒也很有同
感。河埠头多，说明当年这里商品
交易主要是在水上进行的，而且家
家都有船。“以前搞水利建设的时候
做过统计，我数了一下，村里有 60
多个河埠头。”章金财回忆道。

走到外巷埭的尽头，看到一座
名为东安桥的古桥。从这里向西
拐，就来到了里巷埭。几百米长的
里巷埭走廊也全都是古老的建筑。
沿着走廊流淌着小市河，小河上面
一路过去又跨着五六座小桥，年纪
都在 300 岁以上了，充盈着江南典
型的“小桥流水”风韵。原汁原味的
古旧屋宅内，开着饮食店、百货店、
杂货店、理发店等等。那些商店，既
有时髦的电器商品，也有不少民俗
的东西，譬如：麦桶、渔桶、萍起、千
步、渔蒙、渔篓等，都是劳动时用的
工具。看起来，这里的渔业很发
达。刚才在外巷埭就看见一大排渔
网在那里晒太阳，现在在里巷埭的
一条小弄堂里，又看见了这一景
象。“这些差一点都没有了。”转过建
于清康熙年间的秀水桥，我们又朝
南走。章金财边走边说。“上世纪
80年代这里的小河曾被填了一段，
幸而后来又全部起了出来。人们似
乎突然意识到不保护的话一切就会
很快失去。”“早在数年前，我们就结
合新农村建设，开始对古村落进行
保护。在修复石板路时，老百姓把
自家的老阶沿石都捐了出来。”

在“硬件修复”的同时，荻港村
抢救、挖掘、开发“软件”也不含糊。
在荻港渔庄，我们欣赏到了打击乐

“渔家乐”表演。“渔家乐”所有的打
击乐器，尽是农民在日常劳作中少
不了的农具。高音部，用的是装螺
蛳的小木桶和鱼叉，还有一种被当
地人称作“千步”的盛放鱼食的木制
器具；中音部，用的是挑水的大水桶
和汲水的小木桶；低音部，则是小木
船和菱桶，以及划船时垫脚助力的
萍起⋯⋯“‘渔家乐’2005年走进了
中央电视台。”章金财津津乐道,“现
在，平均每月来荻港观光的游客有
2万人次。”

荻港村，述说着往事
老家秘境


